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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秦人崛起，中华一统的奠基之路
辛怡华

在秦国早期历史的丛莽之中

穿行，我们备尝秦人创业的艰辛，

同时又为秦人奔涌着的血脉所激

动，为秦人盖世的气质所感染。

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们

的兴趣所在，那些使人动之于情、

感之于心的历史场景、人物春秋，

一任思想奔流，实在是一种快乐 ；

每当静下来，统统诉诸笔端，也是

一趟发人深思、陶冶精神的漫游！

秦的崛起，这是一段久远而迷

茫的历史，能为它理出一个基本脉

络，也是一个欣慰。

秦人从东方一路走来，或因主

动开疆拓土，或因受挫被动退却，

超强的适应能力和海纳百川的胸

襟，是其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在

长期的迁徙生涯中，他们如饥似渴

地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来武装自

己，加快了氏族的文明步伐。竞争

环境的残酷，铸就了秦人执着的精

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怕困难，

乐于挑战。在积蓄力量后，厚积薄

发，毅然东进，势如破竹，所向无不

披靡。

探究秦的崛起的必要性，在于

它和宝鸡这片热土息息相关，也在

于秦的崛起引出了一个秦帝国，引

出了一个光耀千古的历史时代，引

出了几千年来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很多民族都有千锤百炼几千

年，难以简单概括的文化。文化是

认同，是生活方式，是沉淀在社会

深处的习惯。文化经后代子孙不断

解释与创新，成为传统。中国王朝

是变动的，但是丝毫不改变传统文

化的清晰与稳定。判定中国历史的

根本尺度不是王朝的变动，而是文

化血脉，是文化认同。

秦王朝只存在了十五年，可对

它的研究长达两千多年还在不断

出新。秦始皇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

题，世世代代会不断研究下去，因

为它有社会意义，有时代的解释。

秦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

是中国历史上自由奔放、充满活

力的黄金时代。中华民族的所有

文明支系，都被卷进了这场全面

彻底的大竞争之中！经济、政治、

军事、文化，举凡社会生活的所有

领域，都在这场大竞争中碰撞出

灿烂的辉煌。在这样的历史土壤

中成长的大秦帝国，是那个伟大

时代的文明结晶。

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

国，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

的强势生存精神。这种强势生存精

神，学者概括为 ：其一，彻底的不断

的变法革命，以激发民众最旺盛的

活力与国家最强大的实力。其二，

整合统一，架构文明载体，使不同

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载体

下凝聚起来。其三，兼容并蓄，消解

融会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

涓涓溪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

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

的枢纽期。而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文

化，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

个人的生命轨迹。这便是原生文明。

与西方原生文明相比，秦帝国开创

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伟

大。孙皓晖先生对此有非常精彩的

阐述，我非常赞同孙皓晖先生的观

点。（详见孙皓晖所著《大秦帝国》之

《祭秦论 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秦亡两千二百十五年祭》）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

一举整合了因春秋战国剧烈变革，

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变

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了华夏

文明。然而，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

年，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轰然

倒下。

两千多年来，对秦帝国灭亡之

谜的历史探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

区 ：论秦亡必以秦政为因，论秦政

必以秦亡为果，以秦亡之速推论秦

政之恶，以秦政之恶推论秦国全部

历史之弊，互为因果，越纠越乱。

从基本面说，在战国后期的

秦灭六国之前，天下言论对秦政的

评判是正面的。如战国末期兼具儒

法两学，且学术立场素来公正的荀

子，对秦制、秦政、秦风，素有高度

评价。

但秦国一统天下后，舆论情

形发生了变化。历史声音的突然变

调，开始于“焚书坑儒”案之后，在

评判秦文明的言论中，便出现了一

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声音 ：秦政毁灭

典籍，暴虐之道也。诸多在秦帝国

职任博士的名儒，都在离开中央朝

廷后，与藏匿山海的六国贵族们秘

密联结起来了。这种以“非秦之政”

为共同点的秘密联结，使原本仅仅

是庙堂论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评判，

滋生为六国贵族复辟的一根救命

稻草。“暴秦”之说，遂以极大的声

势，在秦末之乱中，陡然生成了。六

国贵族投奔陈胜吴广集团后，迅速

背叛陈胜，纷纷复辟了六国旗号。

复辟势力遍地蜂起，对秦政秦制的

总体攻击，立即以最激烈的复仇方

式爆发出来。

历经秦末之乱与楚汉相争，西

汉王朝终于再度统一了中国。当此

之时，如何面对秦帝国及其母体春

秋战国时代，成为西汉建政立国最

为紧迫的实际问题。对待秦帝国所

开创的大一统文明框架，是全面继

承还是另起炉灶？西汉王朝处在

中国原生文明之后的第一个十字

路口。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

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这种

权衡抉择。对于中央集权、郡县制、

统一政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

统一历法、统一生产交通标准、移

风易俗以及种种社会基本法度，西

汉王朝都全部继承了秦文明框架。

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

两千多年来，我们在对自己的

原生文明时代总体评判时，始终处

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 ：一

方面，在建政原则上，对一统秦帝

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

护 ；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

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

力否定甚至攻击。这是一个奇特而

巨大的矛盾。在人类文明史上，没

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在

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

生文明的先例，更没有实际继承而

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

对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一直

以来都是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同时

代发掘其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

原生文明是民族精神的坚实根基，

是高端文明的永恒基因。中国的原

生文明，春秋生发，战国绽放，收获

于秦国。秦帝国以华夏族群五百余

年的激荡历史所锤炼的文明成果

为根基，对这一时期的种种社会文

明形式，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总

结，创建了适合于我们民族的新文

明形态。从此，我们这个十里不同

俗、隔山不同音的广散族群，开始

有了统一的文字，有了统一的生产

方式，有了种种具有最大共同性的

生活方式，有了统一稳定的国家形

式。具体文明形式的聚合一统，形

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生存方式，形

成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文明，形成了

我们独有的历史传统。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有着

必然的逻辑 ：要在发展中保持长久

的生命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

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 ；这种文明根

基的坚实程度，既取决于民族文明

的丰厚程度，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

于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

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寻求我

们的精神根基，树立我们的民族精

神，并使这些基本面获得普遍的社

会认知，使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与

发展的道路上，在对待民族精神上，

应该有正确、清晰、坚定的信念。
（作者系市考古研究所所长）

西府搅团
杨舟平

陈仓荟萃

搅团是关中地区一道著名的

特色小吃，定义为“用面搅成的糨

糊”，起源于陕西、甘肃，如今关中

西府一带人尤好这一口。在关中农

村谁家媳妇贤不贤惠，是要看她打

的搅团光不光或筋道不筋道。我所

住的小城，现在就有几家搅团店，

我都光顾过，每家的优缺点自然会

说出一二。

这类似糨糊的搅团，黏自然是

特点，西府人说谁脑子不开窍，就

说“黏得跟搅团一样”。可就这“黏”

搅团，一旦吃上，就像西府人的早

餐豆花泡馍一样，会吃上瘾的，第

一回吃，口感不习惯、不喜欢 ；第二

回吃，顿觉有味 ；第三回吃，忘不

了，还想吃。我对搅团有着深深的

感情，我觉得它演绎着世事沧桑的

变化。

上世纪 70 年代，我家里吃搅

团的次数比较多，但我并没有吃

腻，也不像现在这么稀罕它。搅团

是当时农村人的主要吃食之一，

那时候也不知怎么有那么多的玉

米面，成天吃搅团不说，还得吃玉

米面粑粑，喝玉米糁子，条件好一

点会吃玉米面饸饹，反正离不开

玉米面。

玉米算粗粮，性凉，上顿下顿

吃，一些人吃出了胃病。那时我们村

有个西安来的男知青，他非常反感

吃搅团，说“吃得多了胃做酸，吃得

少了腿打战”。当时有个故事，说一

农户给客人管饭，喝的是玉米糁子，

就的是凉玉米搅团，吃的是玉米面

粑粑，热情的主人不住劝吃、劝喝，

客人苦笑说“一样一样”，意思是吃

啥都是玉米面做的，都是一个味。

其实，搅团并不是“穷饭”，只

是当时条件所限，做得简单。光做

搅团的面就有小麦面、荞面、玉米

面等，尤以玉米面搅团最为正宗。

玉米面搅团要求选用的玉米面越

细越好，越新鲜越好。搅团喜菜，

最好配柔软的绿菜吃，如爆炒的韭

菜、蒜苗、菠菜、萝卜丝等。因为搅

团本身柔弱无骨，配硬菜如豆芽之

类会影响口感的协调性。调料水可

以依个人喜好放生姜或蒜泥，一定

要用滚烫的油泼过，叫它发出油蒜

混合的香味才好。再放些红辣椒

油，也可放一点香菜或葱花，盐醋

酱油等根据个人口味自行调配。

搅团吃法之多，是其他饮食望

尘莫及的，可以从锅里舀起来直接

盛进碗里，真是如同一碗金黄透亮

的软玉，泼上香味扑鼻的调料水，加

点煮好的绿菜，辣椒油浮在上面，红

绿黄相间，真是色香味俱全了，这叫

“水围城”；还可以用一个带眼的小

盆把热腾腾尚在锅里呈流体的搅团

漏成面鱼，这叫“搅团鱼鱼”；还可

以在大盘子里、案板上摊搅团，摊

的厚度自己掌握，等搅团的温度降

下来时，用菜刀或铲子把它切成块

状或划成条状，盛于碗里浇上调料

水，放上绿菜就可以吃了，有热吃

和凉吃之分 ；还有锅巴，可以趁湿

铲下来，也可以炕干了吃，那味道

叫一个美，这叫“搅团刮刮”。以上

各种吃法还都可以干吃汤吃，在夏

天用浆水调吃，酸香无比。如果想

每一样都吃点，一定会撑得走不动

路。不过人常说 ：“搅团没肋把，边

吃边克化。”所以吃撑不要紧，很快

就会消化掉的。

2000 年 以 后，父 母

搬到了城里，吃搅团

的次数一年也没有

几回了，母亲说

煤气灶上做的

搅 团 口 味 不

正，而且搅团

得使劲搅，俗

话 说 得 好 ：

搅 团 要 好，

七十二搅。而

这小锅也不好

固 定，一 搅 就

摇 晃，做 不 了。

偶 尔 在 周 末，在

全家人强烈的恳求

下，母亲才给我们做

一回，并要一个帮手，把

锅扶住，母亲搅累了，就跟

扶锅的人交换，我也曾帮母

亲搅过好几次，搅几十下后，累得

我上气不接下气、心跳加速，我才

感觉要吃好饭得不怕叵烦不惜力

气才行。当然，这时吃的搅团配料

已经是比较好的了，面细、油好、醋

香，并有好菜。这成了我们全家渴

望已久的美味了。可惜，我现在吃

不到这种家常味了，因为母亲离开

我已 8 年了。

对于搅团这道西府小吃中的

美食，此时此刻，我突发奇想 ：在每

年除夕之夜不妨做一大锅搅团，既

好吃又有吉祥的意义，将一家人热

热火火地搅成一团，亲密无间，这

不也很好吗？
（作者系省作协会员、凤翔县作协副主席）


